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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高来明

赤橙黄绿青蓝紫构成多彩世界，柴
米油盐酱醋茶点缀多味人生。中国山水
画的精髓在于意境美，道法自然，首在布
局，次在留白，末在技法，增一分累赘，少
一分失色。“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
二月花”，写文章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国式智慧，亦
体现在各式菜谱中，往往佐料多少，仅以“姜蒜盐
等少许”代之，语焉不详，并不量化，火候几分，分
量多少，全凭个人心领神悟。

万事万物，皆有度。人的正常体温在 37℃，明
显超过了这个度，则致虚火浊气上升，须以化学抑
或物理法去之。秦统一六国后，推行“一法度衡石
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统一度量衡，天下一统
便有了遵循的尺度。古往今来，出色的政治家、战
略家、军事家、企业家无不目光如炬、胸有大度。有
战略进攻，亦有战略防守、战略退却，有进有退，时
进时退，不计一城一池之得失，审时度势，高瞻远
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当下，中美贸易战实则是
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间综合实力的博弈，“谈，大
门敞开，打，奉陪到底”，因为有底气，所以有信心，
因为有底线，所以有尺度。打打谈谈，料为常态，合
则两利，让必有度，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从容不
迫，气定神闲，知己知彼，成竹在胸。华为在美国发
起的狙击战中，挽狂澜于既倒，是役，关键靠的是
巨额研发投入和对人才的极端重视。未来五年，华
为宣布将再投入 1000亿美元重构网络，把网络的
交易模式和网络架构做到极简。这样的投入额度，
这样的胸襟和气度，避免了在高端领域被人“卡脖
子”，也在关键时刻自救了华为，成就了华为。“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任正非登高望远，知难而

进，愈挫愈勇，率领华为实现了逆风飞
扬，绝地反击。一个华丽转身，刷新了人
生高度，增加了人生厚度。

舒展的人生必定张弛适度。梁启超
说，唯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唯有读书可

以忘记打牌。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随心切换，若常
以打牌代替读书，则喧宾夺主，本末倒置；若徒有
读书之名而无闲情雅趣，则人生就像一杯白开水，
寡淡无味。2017年“佛系”一词流行于网络，大致说
的是一种颓废的生存状态，倘若一时有此心情，来
个“葛优躺”，实可理解，倘若奉为圭臬，则难免蹉
跎了岁月。

人皆有情，情亦有度。有道是情深不寿，又道
是深情不及久伴。“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两
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在天愿为比翼
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
已惘然”“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愿
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爱在一个

“懂”字，因为懂得，所以舍得，因为懂得，所以心
疼，此中况味，天地鉴之。爱情诚可贵，友情亦重
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处世之道，贵
在识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交友之
道，贵在容人。“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不
念浮华之名，不沾浮躁之气，温润如玉，谦恭有礼，
令人如沐春风，岂不快哉！

世界因其多极化而深度融合，生活因其多样
化而绚烂美好，行走在网络构建的信息森
林，阡陌纵横，花香遮野，朝迎晨曦，夜眺
星空，心有执念，举止有度，人生便有了温
度和风度，充满了负重前行的无穷力量！

车声把小区弄醒了
! 淖柳

每天清晨，或大或小的车声，把小区
一点一点弄醒了。

5点不到，前排中间单元三楼的灯光
先亮了。精干的中年妇女悄悄行动着，她
把炒成七成熟的韭菜、拌好的面料、鸡蛋、
火腿肠、煤气瓶等，从楼上、车库里搬出
来，一件件有秩序地放到有篷的电动三轮
车里，车围上“鸡蛋灌饼”的字样清晰可
见。她穿上护衣，带上口罩，做最后的检
查，满意地出发了，电动车不好意思地打
着招呼：“嗞嘎，嗞嘎……”我曾问过：“这
么早，在哪块摆摊？”答：“在广场门口的街
上哎，伢子上学要有饱肚子。”我也曾咕
嘟：勤劳的女人会把男人惯懒了，怎么没
见过她男人帮忙搬东西啊。

5点左右，两辆垃圾车先后进入小
区。前一辆是运送各楼道垃圾的电动车。
无论冬夏，开车师傅都是一身深色服装，
下车时戴上橡胶手套，把一只只半人高的
垃圾桶推到翻斗架上，清倒后，推桶归位。
每次停车，都要推送 2至 4只垃圾桶，这

样开开停停、推推清清，直到装满为
止。开往垃圾处理场后，立即返回，依
然是开———停———开，重复着推———
清———推。垃圾电动车音响不是很大，
只是过减速带时，在寂静的时空里，

“空隆，空隆”声格外醒耳。后一辆是手扶
拖拉机，这车就不大像话了，不管你醒未
醒，“秃秃，秃秃……”高亢而急切地驶来。
不过，师傅也没有办法，拖拉机厂家未安
装消音器呀。停在垃圾堆前，师傅比赛似
地将枝叶、杂草等垃圾装上车。车满，擦
汗，开车，目的地依然是垃圾处理场。有时
清运建筑垃圾，真够师傅受的。那一块块
混凝土、一袋袋建筑废弃物，个个沉重，时
藏锋利，稍有不慎，手上会弄出口子，洇出
血来。

6点左右，一位白发老太出场了。大
概处在康复之中吧，她推着轮椅，慢慢走
着，走累了，就坐在轮椅上歇歇，歇后再推
着走。她东看看西望望，仿佛对什么都感
兴趣。老太很有人缘，“早啊，老太！”“你
早，你早！”晨练的、遛狗的，向她请早，老
人热情地应答着。太阳升起来了，小区里
的行人渐渐多起来，晨练的、买菜的、上学
的、上班的，步行的、骑车的、开车的，小区
算是完全醒了。

我的夏令营
! 陈景凯

临近暑假了，各种各样的
夏令营招生广告多了起來：有
组织亲近海水感受大海宽广胸
怀的，有组织登山爬高体验吃
苦精神的，有组织跨出国门观
赏异域风光的，还有组织参观游览名牌高校激
励志气的……组织者策划安排，家长亲自陪
同，当然少不了大把大把地掏钞票。孩子们无
须费啥心思，只要在百般呵护下跟着一路吃喝
玩乐就是，除了受点累，能有多少感悟和收获
就很难说了。

我也有过一次夏令营的生活。那是 1956
年的夏天，我们一群在南京六中读初二的同学
早就商量着自己组织一次野营野炊活动。暑假
到了，征得家长允许后，我们选定日子，借了两
顶帐篷，各自带些锅碗盆勺，拎着米买了菜，一
路欢笑着叽叽喳喳、叮叮当当地向东郊走去。
无须大人陪同，也没有老师指导。

出了中山门，我们在水榭边上选定一块平
整的地儿，支好帐篷、铺上草席，就算安营扎寨
了。会做饭的同学忙着淘米洗菜，余下的负责
提水拾柴。忙了一阵，我们就吃上了自己做的

米饭，喝上了番茄鸡蛋汤，有滋
有味的，还比家里的饭菜多一
些烟火气。

那时的南京东郊景区游人
不多，也不收费。我们吃过饭就

把明孝陵、无梁殿、中山陵、音乐台、灵谷寺等
挨个玩了个遍。我们在石象路上奔跑，在灵谷
塔上远眺，在谭墓的皂角树下看小人书，在水
榭的平台上学溜旱冰，还沿着山坡在野桑树上
摘桑葚，顺着小溪翻石头找小螃蟹……我们还
意外地瞧见一条小蛇，吓得我丢下手中的小棍
落荒而逃。晚上，我们聚在一起唱歌、吹牛、说
笑，还轮流站岗放哨防止有人偷袭（因为别处
也有这样的学生夏令营）。我们还安排了一次
夜行军，大家排着队，拿着手电筒走了一段夜
路。虽说心里忐忑得像敲小鼓似的，可也不敢
吱声，跟着队伍走。回到帐篷睡下，还真有点儿
兴奋，毕竞练了胆子，体验了一把游击队员的
生活。

一个星期太快了，日子过得真叫有趣，大
家伙儿都觉得“疯”得不过瘾，有点儿意犹未
尽。

住院见闻
! 张爱芳

因为十多年的胆结石，我住
进了医院，下决心把不属于我身
体的东西拿掉。术后第二天早晨，
老公去开水房泡好茶进病房时，
对我说他听到的一个奇闻：这医
院有个女病人，因为肝脓肿生病住院，家里两
个女儿对她不闻不问。这个妈妈 56岁，住院
10多天了，只有 53岁的妹妹在这伺候她。不
仅伺候她，还拿钱替她看病。

老公不是一个八卦的人，他说是打水的
过程中听人家谈论的，大概是觉得这两个女
儿太奇葩了，所以讲来给我听。同病房的人也
听到了，隔壁床的阿姨从外貌上看像是地地
道道的农民，属于性情比较耿直的那种农村
女人，“这种丫头生下来就应该掐死！”她咬牙
切齿地说。她也是肝脓肿，手术后一直是独生
儿子在医院陪伴她。“真是少见。”靠窗的病人
的妈妈也感叹说。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责
骂着，连进院来一直少言的我也参与了这场
谈话，都对这两个女儿的做法感到不可思议。

大家谈完也就忘了这茬事。
术后第三天夜里，我听到了呜呜咽咽的

哭声，夹杂着絮絮叨叨的诉说。因为白天输液
睡多了，正为睡不着而烦躁，此时的哭声更让
我心烦。我循声来到走廊，哭声发自走廊的一
张加床上，加床离我的病房也就五六米距离
吧。

加床上，一个老太蜷缩着，正边哭边说，
说些什么听不清，哭声却在这夜里传得很远。
她的身边一个年龄相仿、长相也相仿的老太
正劝说着她，语言也不甚清晰，但意思大致能
懂，好像是告诉她咳嗽没什么的，不是病情加
重。“我不是也咳嗽吗？”说话的老人，时而严
厉斥责，时而温和劝说。渐渐地，有几个睡不
着觉的病人或家属也来围观。我走近床前看
了下：加五床，王秀玲，56岁。此时我才觉得
说她们是老太是不妥当的，这姐妹俩也就比
我大个几岁而已，在我们单位像她们这样年
龄的人都还穿得花枝招展，相互之间还在比
身材、比衣服的品牌和样式呢。而眼前这姐妹
俩，一样的小碎花裤，上衣是菜市场地摊上那
种花里胡哨的样式，不知什么材质的滑叽叽

的面料，大概也就几十块钱一件
吧。床上的这位姐姐满脸皱纹和
愁苦，一头短发乱蓬蓬的。手上套
着一双大手套，连接小臂处还用
绳子扎了一道道。床下的妹妹除

了一身衣服与姐姐相似，头发比姐姐齐整得
多，脚上是一双凉拖鞋。脸上并不比姐姐年轻
多少，一样的愁容。

这大概就是老公告诉我的人们口中谈论
的主角吧。在她们旁边，一个上身着旧黄色中
山装，下身着蓝布裤子，身材矮小的老头坐在
凳子上，不说也不动，就那么呆坐着，目光呆
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这老头得过脑梗。”围
观者有人说。人们唏嘘着，小声谈论着。

“为什么要给她套这么双手套？”我忍不
住问道。“她用手拽管子，本来都有点好了，她
自己却说治不好了，将管子拽了，导致又发炎
了。”妹妹指着姐姐身上那一根管子说。那根
管子正将肝里的脓液慢慢往外面的袋子里
排。“她本来已经住院看好了，出院回家后又
发炎了，她的两个女儿便说她是重病，看不好
了，不肯带她来看。”围观的知情者说道，“硬
是这个妹妹要带她来看。妹妹家在上海，自己
也只拿三千多元一个月，这么点钱在上海生
活本来就很窘迫，她却舍得拿来替姐姐看
病。”

“你有几个孩子？”我问那位妹妹。“就一
个儿子。”“你儿子对你这种做法有意见吗？”

“没有！有什么意见啊，没有！”“你儿媳妇
呢？”“也没有！”“你老公呢？”“也没有！他
在家带孙子，接送孩子上幼儿园。”从妹妹的
谈话中，从她的做法上，可以感受到这一家人
所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辉。而患者的两个女儿，
从年龄上估摸她俩是八零后，还是比较年轻
的，也应该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她们
的生活究竟有多贫苦，以至于将自己生病的
亲妈丢在医院不管不顾？！

直至我出院，一直没见到患者的两个女
儿在医院露面。据说，这两个女儿不但不肯掏
钱给妈妈看病，还准备将姨妈给妈妈看病的
发票拿去报销。

外婆桥
! 李凤琴

雨过天晴，天空一碧如洗，吸入
肺里的空气透着薄薄的清凉。路边
的野花、小草等像刚洗过澡一样，清
清爽爽，似乎在歪着头对她傻笑呢！
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走在乡间小道
上，一边哼着歌儿，一边不时地摸摸路旁边的
小草小花，用鼻子嗅嗅，一股清香沁人心脾。
刚下过雨，布鞋上不时地粘上泥巴，小女孩在
树桩上蹭蹭，若无其事地继续赶路。

走过一条长长的小路，拐弯过后，来到了
六安河边。在一座长长的木桥那里，她停下了
轻快的脚步，微微蹙起了眉头。这座木桥由三
段组成，中间高高在上，两边呈坡度向下，桥下
只是用圆圆的木桩支撑。因为六安河长年有
轮船过往，桥中间比两边自然高出很多。由于
年久失修，桥面已经向一边倾斜，有的部位木
板已经掉入河里，随着河流不知漂向何处。加
上刚下过雨，上面湿润润的。小女孩有两个选
择，一是转身回家，一是冒险过桥。小女孩想
着外婆温暖的怀抱，热乎乎的饭菜，性格有点
倔强的她竟然决定冒着掉下河的危险，也要去
外婆家。她思忖片刻，迈开脚步，小心翼翼地
踏上桥的一端。眼前一段桥面虽然差了几块
木板，但还算平整，她一步一步地往上走，到了
中间高的桥面，她一看傻眼了，桥面大部分已
经倾斜，下面是湍急的水流，稍微大意一点，都
有掉下河的可能。她为了不让自己的小身子
掉下去，跪在桥面上爬了起来，两手牢牢抓住
前面的木板，用膝盖支撑着身体，一步一步，胆
战心惊地爬过中间的桥面。安全过桥后，小女
孩好生欢喜，用河边粘着雨水的树叶擦擦脏脏
的小手，一溜小跑，就到了外婆家。

小女孩知道，只要到了农忙季节，外婆都
会来家里帮忙几天。外婆来家里的那几天是
她最开心的日子，因为可以吃到外婆做的香喷
喷的饭菜，家里也会干净整洁很多。但没过几
天，外婆就要回去了，舅舅舅妈也需要外婆帮

忙。外婆总是两头忙。这不，刚下过
雨，路还没干，小女孩就迫不及待地
要去外婆家了。外婆那慈祥的笑容，
暖和的热被窝，无不在召唤着她。
一到外婆家门口，她就高喊起来：

“外婆，外婆……”“好，好，我乖乖来了。”外婆
笑眯眯地出来迎接，一把抱起小女孩。

每次去外婆家里，小女孩都要住上几天。
晚上与外婆睡在一起，外婆粗糙的大手，总喜
欢摸摸她的小腿小脚。小女孩觉得那是世上
最温柔的大手，听着外婆均匀的呼吸，心里很
踏实。听妈妈说，外婆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年
轻时家里实在揭不开锅，跟随邻居去安徽讨过
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那样的凄苦经历，
个中滋味不是别人能够体会得到的。小女孩
却从来没听过外婆道过一声苦，抱过一声怨。
外婆乐观开朗的性格使她八十多岁了依然身
体硬朗，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

外婆除了积极乐观面对生活，还与人为
善，从来不与别人争执什么。小女孩从没见过
她与别人有过矛盾，与舅妈也从未红过脸。一
切的一切，在外婆眼里都是风轻云淡的。正是
这样的性格，让外婆活到了九十一岁都耳不
聋，眼不花，一直在帮忙料理家务。此时，小女
孩已经长成了大姑娘，参加工作了。

可是，一天，老天爷与她开了一个玩笑，因
为妈妈哽咽地告诉她：“外婆快不行了，你下班
去看看外婆吧！”妈妈的话无疑是晴天霹雳，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她赶到外婆
家里时，她亲爱的外婆已经奄奄一息。看着外
婆带着对这个世界无比的眷恋离开了他们，她
忍不住失声痛哭。

如今，留在那个小女孩脑海深处的还是那
座摇摇欲坠的桥，虽然那座桥早已不复存在，
但她心里一直把它称之为“外婆桥”……

那个小女孩就是我。

考前考后
! 陈惠萍

日子过得比翻书还快，又是一
年考试季。

想起自己的中考。那年我十六
岁，父亲刚刚去世，姐弟三人就靠
母亲一人在五亩地里刨食。记得那
天一如平时，没有家长老师的嘱咐，吃住仍在
学校。虽仪式感少了些，但也让我心理安稳。三
天考试一眨眼就过去，我背着书包，骑着自行
车回家，在路上碰见外婆拎着篮子，正去我家。
下车推车与外婆一道步行，她急急告诉我，这
两天栽秧，你妈身体不好，怕影响你考试，没让
告诉你，现在你考过了，家中事多做一些，让你
妈休息休息。心中一热，原来自己这回考试也
是被家人重视的。当然啦，这考后的日子，我是
使出浑身劲儿与母亲奋战于农田，似乎早将中
考一事抛之脑后，直到邻居将我的考试成绩带
回，才知考上了，还有学上。或许是心里高兴，
整个暑假，我都在农田侍弄庄稼，一点也没觉
得辛苦。

去年，我家男生中考。考前，我和他爸也很
是平静，因为知道男生平时学习踏实，相信这

回即使考得再差，高中总没问题。
瞅着男生，也一如平时，以为他终
归是小，还未明白这考试的重要。
直到考试的前一晚上，我突然很是
恍恍，毕竟这是男生人生中的第一

次跳跃。不过恍恍也只能放回心里。只记得那
一夜我一直是迷迷糊糊，终未能睡踏实。考试
第一天的早餐，很是纠结，要不要再加根油条
（平时男生不吃油条，只吃两个鸡蛋），怕男生
看穿我的目的，引起他的紧张，终是作罢。那几
天，我在男生面前小心翼翼。直到考试后的第
一天，当我大着嗓门嘱咐男生在家看书少玩手
机时，男生睁大眼睛瞧着我，半晌，很是有些不
屑地吐出：妈妈，你这是咋啦？我怎么突然觉得
你与我考试前不同了呢？说着，还龇牙咧嘴地
窜到我身边，伸出他那竹枝似的手指在我眼前
划了划。那时，我可没时间与他耐心交流，只又
一次大声重复我的叮嘱，上我的班去了。

只是此刻，我翻看朋友圈，又一年的考试
季，又想起男生去年瞧我的眼神，细细思量，这
考前考后，我有何不同？


